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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 決心力拚化學奧林匹亞國手

十七年前，我在師長的循循善誘下，考上了建中數理資優班。當時的我字面上比「中二」這個詞要虛長個一兩歲，實質上心理層面則頗
符合這個詞。在此之前，我得到名師指點，對科學尤其化學產生了極高的興趣；進入「數理資優」的一級戰區，我得知「化學奧林匹亞競賽」，
覺得當國手滿屌的（為存當時心態之真，用詞粗俗請見諒），於是決心力拚化學奧林匹亞國手資格。

可能是因為起步得早，我幸運地成為臺灣第一個入選化學國手選訓營的高一學生。不過當時我離國手實力相當遙遠，只是去進個大觀園
和交交朋友，反正小高一能選上國手才奇怪嘛。每天八節臺灣大學化學系、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、中研院原分所各路教授的課，十分新奇，是
故當聽則聽、當動筆則動筆、當睡則睡。考試是三分之一實驗、三分之二理論；前者不外乎滴定、沉澱分析、合成，後者原則上是上課教的大
學化學。高一那年，每解出一題都很開心。高二時自信滿滿，到競賽場上才知道自己理解程度和解題熟練度都還不足，自然也慘遭滑鐵盧；那
年出現了臺灣第二位入選化學國手選訓營的小高一生，而他以第一名當選國手，出國拿了金牌。高三又花了一年努力補足各項弱點、申請去臺
灣大學預修普通化學和有機化學，能力競賽終於輕鬆全國第一；即使國手決選時還是有不少失誤，仍然順利當選，或許也是因為學長姊都畢業
了吧。

那年另三位國手中（見圖一），一位是我同班同學劉佳衢，練功總是從難從深，意志力奇高。一位是北一女中高二學妹李祐慈，不僅化
學數理外，多國語文、音樂體育，無不是全校乃至全台一等一的高手。當時我覺得他們不免過於炫技（指愛好難題或最大部頭的教科書之類），
瑜亮情結下或許對他們有些冒犯，但現在必須承認：相對於我的慵懶，這種態度可能才是成功者的人格。劉兄目前是臺灣電子競賽界的總字輩
扛霸子，祐慈則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，已是作育英才的臺灣師範大學教授。另一位是高雄中學的蕭名彥，聽說在全國賽之前幾乎沒接觸過大學
課程，卻一步一腳印，最後是四人中競賽成績最好的，現在是台大醫院的新銳名醫。我則抱著自以為「中庸」的態度：不摸魚打混，也不挑燈
夜戰，每天白天六七小時的課、空檔加晚上再練習個兩三小時足矣，上下課空檔不忘去吃點台大公館的好料。學得很愉快，卻也不企圖額外會
些大二核心課程以外的東西或挑戰大陸式的刁鑽難題；反正學到核心的科學知識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保持胃口將來才走得遠，您說是吧。這種
一向走在中間偏易路線的態度，說得好聽是崇本樸實，實際上也決定（限制）了我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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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2001選訓營國手當選名單出爐後，作者及蕭名彥國手慘遭同學們抬起「互相阿魯巴」。後中為劉佳衢國手。（高中生年少輕狂，動
作不雅且危險，請勿模仿。）

n  三年耕耘，銀牌作收

經過了兩個月充實的特訓，飛到印度正式踏上國際賽場。大會提供的印度咖哩和紅茶非常美味，各國戰友卻多有前仆（嚴重腸胃炎）後
繼者，我則在中藥護體下基本沒事。大會手冊上安排的行程很棒（例如國家公園），實際上卻帶到很無聊的地方（例如兒童樂園），而且每天
行程至少延誤三小時。比賽時在實驗和理論都有一些中等程度的失手，但也有幾大題比預期表現更好。最後銀牌作收，如果少掉三分之二失誤
應該可以拿下金牌的。但是這就是比賽，你在不熟悉的客場、很難在意料之內的題目下，不可能沒有失誤；防範之道，大概也只能把實力練到
遠超過所需，即使打了折扣仍然相對出色吧。我憑著三年的耕耘，以在全國賽、國手選拔的標準達到了這個水準，不過以國際賽的競爭程度而
言，還是未臻此境。

n  進入臺灣大學化學系就讀

即使有些許遺憾，美好的一仗已經打過（而且也有不錯的收穫），我很自豪的保留之前的選擇，保送進入臺灣大學化學系（而非以銀牌
資格改保送電機或醫科）（見圖二）。不可諱言，帶著銀牌的光環，老師和同學都對我有更高的信任，我很活躍的參加系上活動（後來甚至選
上理學院學生會長）、功課上從不藏私，交了不少好朋友。只要受邀到高中分享經驗，我都會自信滿滿的鼓勵學弟妹「跟隨自己的興趣」「選
基礎科學學系」（後來觀之，這其實是不同的兩件事），而非追求排行第一的科系。「國際級」的「成就」，讓我自認為會、也應該成為一位
一流的科學家，所以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就進實驗室開始進行專題研究；指導教授同樣對我期待甚高，指派我在不需研究生帶領下，獨立進
行實驗。我也努力保持一流的成績，修課、念書、向同儕請益都算認真，幾乎每學期都是書卷獎；但我並沒有選修多少給分或本質很硬的課。
在學校之外，奧林匹亞銀牌為我帶來了許多收入豐厚、充滿挑戰的家教和補教工作機會，容許我充分發展對教學的興趣和技巧。大學生涯的尾
聲，GRE字彙在心高氣傲的不肯補習或出國「機考」下，成績並不理想；專題研究雖有不少成果，一人之力（包括退伍之後，自願無薪回台
大做了半年實驗），卻不足以發表期刊論文，都為之後申請學校埋下了隱憂。拜當年國手選訓時就把大一二化學滾瓜爛熟之賜，GRE化學倒
是輕鬆接近滿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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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：本圖為2003臺灣大學化學系課程網頁刊頭，由左至右為陳贊州（2000國手，前段所述之「高一金牌」）、作者、李祐慈國手、
劉正豪，可見台大化學系對於就讀該系國手相當重視。

n  研究奠基於競賽的實驗訓練

退伍之後，申請學校一開始並不太順利，但在最後一刻得到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（約全美二十名）的錄取。以我從奧林匹亞競賽獲獎後、大學
四年的期待和耕耘（勉強算吧），卻曾將近三個月除「保底」學校無一錄取的煎熬而言，實在是非常的失望；但考慮到各項成績有瑕有瑜，最
後的成果至少該算差強人意。到美國留學後，我銳氣不再，選擇指導教授的主要條件之一是對學生支持、和善、而少刁難。恩師在研究領域和
整體化學界當然還是有一定地位，但不算超級大頭，領域本身也不算特別有前景或熱門，而我並不太在乎這點。我漸漸知道，這足以使我成為
當年期待中「一流的科學家」的希望渺茫（再加上現今化學學術界，不是前五前十的頂級名門很難受到青睞）；但我再來一次，大概還是會做
出相同的決定。我的學術表現，大概也就是該校博士生中上等級（見圖三），倒是假日兼家教的口碑和收入是一流的（入場券也是那面銀
牌！）。在溫暖乾爽的南加州、不算頂尖的名校，我的博士班生活可說是輕鬆而不算愉快。我的才能和之前打下的基礎，容許我只要付出合格
的努力，就能站穩水準之上；但我因為不太得志而鬱鬱寡歡，想拚卻也不太知道該怎麼拚。我有多次在半夜夢到自己再度成為奧林匹亞國手，
夢中的高三國手胡立志，同時知道自己已具備了後來完整的大學學識（夢中這並不衝突，你懂的）、經驗也更加豐富，這次一定可以拿下當年
錯過的金牌……。其實這個夢大學時期偶而也會出現，但隨著馬齒徒長、「未來無限的成長空間」逐漸不再，這樣的夢，醒來後留下愈來愈多
的惆悵。

圖三：作者於2012美國化學會獲邀演講，是博士班生涯少數專業上的亮點。

我可以（或許也應該）加倍努力，可能可以換來再次挑戰世界頂級的機會；但我「懂得」聆聽身體發出的初步警訊、「了解」某種程度
上是受限於領域本身，性格再次帶我選擇了中間偏易的庸庸之路。畢業後，我決心投入產業界，目前已屆三年。研發的成果已有幾項成功商品
化，戰功累績頗快。就我看來，不論是在前東家的抗衝擊聚丙烯研發，或者現在做的過濾–吸附合一材料，我的任務在於理性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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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rational design）材料及其製造方法，無非都是探索應用（最終端）─材料物理化學性質─成份結構─製程諸元的理化意義
（最前端）四點一線的關係。在奧林匹亞的實驗訓練中，粗心手拙的我為了彌補短處（其實也是個人興趣），習慣分析每個實驗步驟的物理、
化學意義，以求從方法上增進實驗的效率、準確、快速，以戰術補戰技之不足。前述的「四點一線」，無論觀念或執行都奠基於奧林匹亞的實
驗訓練培養的習慣。總之，選擇產業而非學術，希望的是能對人們生活有實際、直接的助益—但無非也有追求合理待遇、存活率、生活品質的
考量，大概又是「務實」的「中間偏易」吧？

n  結語—滿滿的歷練、回憶和成長

在學業和專業上，奧林匹亞的鍛鍊幫我打穩了化學的學識基礎和快速自學的能力。追求卓越的過程，也培養了我一點點的好習慣；即使
絕少焚膏繼晷的努力、但也與擺爛沾不上邊，一向期許自己繳出的成果整體在水準之上、且至少在某幾方面相當特出。在人際相處上，一面銀
牌則至少換來了一張被初步信任的門票。即使認為我是一介怪咖，朋友同儕至少把我視為geek、nerd而非jackass。指導教授
和業界的主管（尤其是亞洲人）可能因此更早給了我一次機會，憑著我的學理判斷進行研發（我也報以突破性的成果）。部隊長官給了這位曾
經為國爭光的小少尉多一點的尊重和寬容；甚至留美後，在一次轉錯彎導致的逆向行車（很不幸這在加州跟酒駕初犯、鬥毆等同屬刑事輕罪等
級）後，交通違規法庭的檢察官都因此願意以不留紀錄和極輕的罰款「保護這位年輕人的前途」。這看起來類似「努力讀好書，就會有社會地
位」的老生常談──不過，世界上大多數的事，往往就這麼依循老套的道理運轉。

我謹此盡力回憶並報告，十七年前啟程的國手之旅，帶給我的種種助益和影響。時間拉長來看，決定命運的仍是性格。但是，奧林匹亞
吸引了許多像當年的我的熱血高中生的投入；努力之中、勝負之外、浮沉之後，留下的不只是一場夢，畢竟還是滿滿的歷練、回憶和成長。


